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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中的风格追求者

———青年导演杨树鹏的电影艺术分析

周劲含

摘　 要： 杨树鹏是中国内地最近十余年出现的新导演中， 极具个性化风格特征的一位。 在他目前已有

的三部电影作品 《烽火》、 《我的唐朝兄弟》 和 《匹夫》 中， 他探索了一些一以贯之的主题表述域和风格

符码。 同时， 他也力图通过战争片、 古装动作片等类型载体， 实现电影 “作者” 性和通俗性的协调与平

衡。 但从总体上看， 对风格的强烈追求占到了上风， 而类型意识的相对薄弱则阻碍了他的影片获得市场

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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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 《中国银幕》 曾以 “中国导演新势力” 为名， 粗略介绍了 １６ 位从 ２０００ 年以后开始投身电

影创作的年轻导演。 当时已完成了两部长片的杨树鹏忝列其间， 并得到了 “拍摄通俗的新作者电影”
的评价。 尽管那时他的第三部影片尚未问世， 但这一针对他个人艺术追求和作品呈现状态的看法仍有

着较为准确的概括性。 的确， 在最近十余年出现的新导演中， 杨树鹏是颇具 “作者” 色彩的一位。 检

视他目前已有的三部作品 （ 《烽火》、 《我的唐朝兄弟》、 《匹夫》 ） 就不难发现， 其中存在着一些统一

且易于辨认的主题表述域和风格符码， 从而使他的影片拥有了独特的个性标签。 不过， 这种个性化的

倾向并不意味着杨树鹏在着力摆脱电影类型成规、 市场环境、 集体创作和观众趣味的规约。 起码从主

观层面看， 他希求努力避免在 “商业———艺术” 的粗暴二分法中进行电影表述上的选择， 并很早就认

识到 “导演能拍通俗的， 让观众喜欢看的电影才是中国电影最需要做的事情” ［１］ 。 而从他提供出的文本

来看， 对固定的、 颇有观众缘的类型的依托一直是其创作的重要基础。 因此， 考察和分析杨树鹏的电

影及其电影创作经历， 将使我们触及到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话题， 即导演在寻求个人风格与大众类型

的平衡时的得与失。 本文放弃了对杨树鹏现有的三部电影进行共时性分析的思路， 而拟从历时性考察

的方式入手， 一方面力求避免固化地探讨这位尚在成长中的导演所表现出的风格特性； 另一方面又希

望能呈现一位充满强烈个性力量的风格追求者在与类型及由类型所表征的电影大众化运行机制的对话

中所进行的思索、 实践、 尝试和探索。

一、 个人经历： 风格的基础

个人经历是塑造一个人独特性格的主要因素， 当然也是一个导演独特风格的重要来源。 尽管杨树

鹏不是那种偏爱在影片里直接叙述个人历程和体验的导演， 但生活记忆， 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生活记

忆还是强烈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并以各种方式在他的作品里留下了印记。 从他的经历中， 其实很容易

找到其电影美学选择和风格形成的源泉。
杨树鹏 １９７０ 年出生在甘肃， 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 他很小的时候便跟随双亲辗转于西北各地，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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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定居陕西省宝鸡市， 在那里生活了近 ２０ 年。 在真正和电影创作发生关系之前的漫长时间里， 杨树鹏

的经历本身就像电影一样充满起伏和突变。 小时候的颠簸生活造就了他的叛逆情绪， 因此他少年时代

曾有过一段打架、 混 “帮派” 的 “混混” 生涯。 初中毕业的时候， 本就对生活感到迷茫的他又遭逢父

母离异的家庭变故， 于是再无心思求学。 父母为防止他误入歧途， 安排他进入消防队成了一名消防员。
但消防队严明的纪律并没有使他有所收敛， 打架、 闯祸的事仍时有发生。 ２２ 岁的时候， 杨树鹏决定摆

脱消防队的生活， 到南方闯荡。 但来到广州后， 准备大展拳脚的他却两个月都没找到工作。 在被深深

的怀疑感所包围的情况下， 他终于萌生去意， 却不料在火车站钱被抢走了， 身上仅剩的远不够买一张

回家的车票。 这时候， 他结识了两个刚从公安局放出来的票贩子， 尽管自己也正身陷困顿， 但他还是

解囊给这两个身无分文的倒霉蛋买了点吃的。 因感念他的相助， 票贩子很讲义气地试图帮他向火车站

的 “帮派” 讨回被抢走的钱， 协商未果后， 又尽力帮他弄了张假车票， 将他送上了归乡的旅途。
在杨树鹏此后的电影创作当中， 少年时灰暗沮丧的 “混混” 状态和这段与票贩子的掌故， 都作为

重要的记忆被体现出来。 《我的唐朝兄弟》 和 《匹夫》 中彪悍的 “强盗” 主角， 以及涌动在这些影片

里的强烈、 鲜明的野性和粗犷的雄性荷尔蒙冲动， 无疑和他早年的 “混混” 经历有关。 这也使他在为

自己的风格寻找通俗化依托时， 一直对战争片、 动作片等类型保持高度的偏爱。 与票贩子之间的那段

掌故则让他对底层法外之徒的生活和心理有所了解， 从而在电影里的 “强盗” 人物身上注入了自己独

特的理解。 杨树鹏曾谈到这件事对他的认识所产生的影响： “正因为这件事， 我一直很珍惜底层人之间

的那种友情， 因为这种友情是最真实最淳朴的。 所以我很相信道义。” ［２］ 于是， 在他的作品中， 出现了

那些身处社会边缘、 却有道义的主角们。 这些人物的狡黠、 义气， 还有他们彼此之间处理友谊的方式，
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导演的现实体验和记忆为根据的。

当然， 在杨树鹏的个人经历中， 还有另一条重要线索， 那就是和文艺的关系。 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

子， 而他本人即便在街头 “混混” 的阶段， 也没有荒废写字和阅读。 初中时， 他就尝试写武侠小说；
在消防队的时候， 也发表过诗歌和画， 并因此被提拔为防火参谋； 后来专门进修过美术， 在海南做过

美工。 多年里始终保持的同文字和阅读的亲近， 终于使他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得到了机会。 一家影视

公司要招聘写文案的人员， 考官本不相信一身 “混混” 气的杨树鹏能胜任这份工作， 但他现场就写好

了一个命题小品， 从而得以进入这家公司，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文艺生涯。 之后， 他在新华社海南分社

电视新闻中心当过记者和编辑， 然后进入中央电视台担任编导， 参与制作了 《实话实说》 栏目， 并作

为一个众所周知的 “影迷” 被崔永元选为 《电影传奇》 的总导演。
在这样的历程当中， 没有接受过正规电影教育的杨树鹏也在摸索中一步步靠近电影创作。 最早的

电影接触当然还是来自童年， 由于父亲每天放映电影， 他很小就对电影非常熟悉， 但这种熟悉并没有

引起他特别的兴趣。 直到成年后在出租录像带的小店里被各种各样的电影打开视野后， 他才燃起了对

电影的渴望。 从这时开始他接触的一些风格强烈的重要导演的重要作品， 都作为记忆以多种方式在日

后的影片里闪现。 在影视公司帮人撰稿时， 杨树鹏对纪录片产生了兴趣。 受当时 《世界电影》 上一篇

关于怀斯曼的文章的启发， 他说服公司的负责人， 以海南山里一个名为初保的村子里的生活为题材，
拍摄了纪录片 《初保》。 这次初尝当然并未得到一个成熟的成果， 杨树鹏后来用 “特别矫情”、 “猎奇

的产物” ［１］（６３）来评价自己的这次尝试。 不过这还是让他接触到了影像处理方面的工作。 在新华社海南分

社电视新闻中心的时候， 他除了做一些新闻报道外， 还拍了一部叫 《梦断南洋》 的纪录片。 进入央视

后， 他得到了更多的和电影拍摄有关的机会。 曾在网络上流传的那段 《分家在十月》 的视频， 就有杨

树鹏的参与， 片头、 片尾护士和老人的镜头就是由他拍摄的。 而作为 《电影传奇》 的总导演， 他差不

多导演了 ２００ 多场情景再现的戏。 这个过程里， 杨树鹏逐渐有了自己拍电影的想法。 ２００６ 年， 他离开

《电影传奇》， 投入到自己的故事片处女作 《烽火》 的拍摄当中。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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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鹏在正式投身电影创作之前的这些电影接触， 显然给他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 他凭借这

些 “练习” 把握了影像掌控的宝贵经验， 从而终能得偿电影创作之愿； 另一方面， 对前辈电影作品的

熟识则为他摸索自己的影像表述风格奠定了基础。 在 《电影传奇》 中和老电影的密切接触， 显然影响

了 《烽火》 的呈现状态。 杨树鹏没有像其他年轻导演那样对比较炫或酷的视觉效果充满兴趣， 而是用

拍老电影的方法、 用较为传统的剪接方式完成了这部作品。 同时， 由 “影迷” 跻身电影创作者之列，
也让他在电影处理方式上形成了一种突出的混搭、 杂糅性， 对黑泽明、 侯麦等电影大师拍摄思路和方

法的借鉴， 对古今中外各种经典影像的借用和转化， 都成了他风格探索的重要环节。

二、 《烽火》 （２００８）： “作者” 式战争片中的风格初探

一直怀揣电影梦的杨树鹏 ２００５ 年写好了剧本， 和几个朋友组建了北京逆光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花

３００ 多万元、 用 ２５ 天完成了自己第一部故事长片 《烽火》 的拍摄。 这是一部带有浓重 “作者” 印记的

电影， 尽管从题名上看， 它有意依托战争片类型的躯壳， 但事实上整部影片的类型化色彩很淡。 在这

部作品里， 杨树鹏讲述了一个战争背景下另类的忘年恋故事。 １４ 岁女孩杜景萱父母双亡， 带着弟弟栖

身法国人开设的教堂。 在那里， 她照顾负伤的 ３５ 岁国军上尉薛又方， 并爱上了他。 杜景萱是个满口谎

话的姑娘， 她向薛又方隐瞒自己的真实处境， 也欺骗、 戏弄同样喜欢薛又方的护士秀兰。 她以不断犯

拧的方式向薛又方表达自己的爱慕， 直到薛又方再次奔赴前线， 二人分离。 最后， 杜景萱为保护弟弟

死在日军枪下， 而无从得知她是否还活着的薛又方则在庆祝战争胜利的舞会上感受到莫可名状的巨大

悲哀。
《烽火》 没有强烈的戏剧性冲突， 情节只随时间推移细细延伸， 人物内在的心理、 情绪而非外在的

动作、 事件掌控了整个影片的节奏。 在这里， 杨树鹏首次颇有成效地实践了自己风格上的追求。
首先， 在主题表述上， 他尝试了描写缺乏明确善恶分野的复杂人性。 杜景萱以不断撒谎的方式和周

围人相处， 这使她看上去既非纯善、 也非纯恶。 她向薛又方营造自己父母健在的假象， 掩盖自己和弟

弟一直靠救济过活的事实， 只为在心理上维持尊严。 她也用谎言维护爱情， 于是一次又一次地骗秀兰

说薛又方有约， 只为让秀兰一次次扑空。 这一行为最终酿成了残酷的后果， 秀兰最后一次被她骗出教

堂后， 遇到了进城的日军。 在和弟弟的关系中， 杜景萱的表现也是复杂的。 饥饿中， 她自己吃掉了偷

来的羊肉包子， 而没有留给同样饿着肚子的弟弟。 不过， 当面对日军枪口的时候， 她仍然选择以自己

的生命来保全弟弟的性命。 她并非一个天使般的孩子， 但她的行为有易于理解的心理动机， 其中投射

着她的春心萌动和颠沛流离。 杨树鹏并未回避杜景萱自私的一面， 但也不试图对她进行道德评判， 而

是努力强化她作为一个既不可爱也不可恨的小姑娘那种真实的生活状态。 杨树鹏并不希望自己的人物

被简单划分为好人和坏人， 为此他让这种复杂性普遍存在于角色们身上。 薛又方也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他拿着同一张照片， 跟杜景萱说那是他太太， 跟秀兰又说是他妹妹。 秀兰的丈夫是个在前线打鬼子的

人， 但在家时也打老婆， 所以她越来越把情感寄托到薛又方身上。 这种复杂性甚至在日军身上也有体

现， 影片开场时， 两个被俘的日本军人在微微下雪的天气里遥念故乡的境况， 看上去可怜而无害， 但

到电影近尾声处， 我们才发现这两个人正是残忍杀害了杜景萱的凶手。 这种对人性复杂、 善恶模糊的

强调和偏爱， 被杨树鹏持续地贯彻到了他此后的两部作品当中， 成为其固定的主题表述域以及他独特

风格标签的重要基础。
其次， 在影像的风格化处理上， 《烽火》 体现出了杨树鹏豁达的 “拿来主义” 态度， 以及转化吸收

的艺术野心。 在这部影片中， 不难发现前辈电影大师的作品对 “影迷” 杨树鹏产生的影响。 薛又方和

秀兰在城墙上散步， 借用了费穆 《小城之春》 中的意象。 薛又方昏迷时出现的几场似梦似幻的战争戏，
明显带有斯皮尔伯格 《拯救大兵瑞恩》 中某些战斗场面的痕迹， 只是杨树鹏把它用到了一个军人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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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感受战争残酷的状态里。 其中薛又方提着大刀在雾里反复跑来跑去的动作， 则是对黑泽明 《蛛网宫

堡》 里三船敏郎骑马迷失在雾中的模仿和转化。 杨树鹏本人对黑泽明有很深的迷恋， 他坦言 《烽火》
中对马的使用也受到了黑泽明的影响。 黑泽明所喜爱的马冲进城堡的场面， 被他用到了一场马冲进教

堂的戏里。 他还要求自己镜头里的这些伤兵， 像黑泽明镜头下的武士一样， 用一种矮着身子往后躲的

动势， 营造人物之间的气势对比。 当然， 在影片中， 杨树鹏体现出了良好的转化功力， 他把影像借用

都整合到了一种较为统一的强烈个人风格之下。
从总体上看， 《烽火》 对风格的热情要远远大于对叙事的热情。 在杨树鹏最初写出的故事和最终呈

现出的影片之间， 其实存在很大差别。 原来的故事有更复杂的人物架构， 比如杜景萱有一个小姨妈，
而小姨妈和薛又方之间又有故事。 但电影里， 这些枝蔓的人物和情节都被去掉了， 这主要缘于导演对

侯麦那种用单纯的场景和单纯的行动建构人物关系的状态的向往， 他明显把对风格呈现的追求放在对

叙事表述的追求之上。 事实上， 在这部处女作当中， 杨树鹏有些急于追求视觉上饱满有张力的效果，
而没能进行足够稳定的叙事。 人物刻画和细节方面， 《烽火》 是存在瑕疵的。 那几场似真似幻的战争

戏， 其实原本是为薛又方后来的行为做铺垫的， 是他行动的重要心理根据。 但目前看来， 它们同薛又

方的行为并无太大联系， 因此只构成了一种影像节奏上的需要， 而没能成为必要的叙事动力。 影片里

的人物， 除杜景萱外， 其他都塑造得比较单一、 薄弱， 也有颇多语焉不详之处。 在追求风格的同时，
《烽火》 并未很好地兼顾通俗性。 此时的杨树鹏还在努力探索一种 “作者” 状态， 他给自己提出了风格

化表达的严格要求。 在镜头上， 他甚至刻意限制对特写的使用， 因为 “我不太喜欢特写”， 并且 “类似

这样的设限挺多的” ［３］ 。 那时他仍把 “我” 的喜好和理解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以追求和通俗化的电影相

区别的效果。
当然， 《烽火》 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压力， 事实上它的整个运作基本是非市场化的。 不过， 拍出了这

部 “作者” 式战争片的杨树鹏对市场并不抵触， 也并不想成为曲高和寡者。 尽管出资帮他拍片的朋友

们认为， 只要他们都很喜欢这部电影就行， 但杨树鹏还是坚持要对投资负责的态度。 经过这部 “习作”
的锻炼， 他也开始思考自己的电影发展， 并清楚地认识到 “导演要能够在通俗性上下功夫， 要能在讲

故事能力上下功夫” ［１］ 。

三、 《我的唐朝兄弟》 （２００９）： 古装动作片中的风格新尝

２００７ 年夏天， 杨树鹏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第一届中国电影创投活动上， 对自己的剧本 《苦竹林》
做了介绍。 这一关于两个强盗的故事最终得到了 “最具市场投资潜力项目” 的荣誉， 使杨树鹏成为了

投资商们关注的对象。 最后， 发行 《烽火》 的星美传媒和上影集团联合投资， 让他把 《苦竹林》 拍成

了电影 《我的唐朝兄弟》。
《我的唐朝兄弟》 以古装动作片为载体， 讲述的仍是一个有点另类的故事。 盛唐某年， 强盗陈六和

薛十三伪装成猎户， 闯入一个名叫苦竹林的村庄打劫， 却撞上官兵欲强暴村民马七的女儿罗娘。 二人

出手相救， 打死了作恶的官兵， 却被害怕的村民们擒获， 欲送交官府法办。 在反复的逃跑、 被擒、 打

斗中， 这两个无法无天的强盗逐渐在村庄里盘桓下来。 仍旧向往自由的薛十三打算离开， 但爱上了罗

娘的陈六却想留下来。 但就在二人还是决定一起过回打家劫舍、 四海漂泊的生活之时， 被里正引来的

官兵以诛灭强盗为名， 大举屠村。 二人侠义心起， 回到村庄里与官兵激战。 最后， 薛十三被里正所杀，
陈六则带着罗娘远走他乡。

和 《烽火》 相比， 《我的唐朝兄弟》 在寻求通俗化表述上有着更显著的自觉。 它设置了更激烈的戏

剧性冲突， 强盗、 村民、 官兵三方之间的矛盾纠葛张弛有致地推动着情节发展。 而且从它对自身所依

托的古装动作片类型的利用来看， 《我的唐朝兄弟》 也达到了更好的观赏效果。 《烽火》 中的动作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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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出现在薛又方半昏半醒的回忆、 梦境或幻觉里， 因此更偏向心理化， 和人们通常的对一般战争片的

观赏预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距。 但 《我的唐朝兄弟》 中的动作戏更好地镶嵌到了整个叙事链条当中，
也更注重一种为观众所渴求的对紧张、 激烈的视觉冲击的呈现。 几场重要的动作戏有着较为清晰的层

次递进， 随着官兵入侵村庄的规模和目的的变化， 人物动作和场面调度的方式与复杂程度也在变化、
升级， 并在最后一场大战斗中形成了戏剧性的高潮。 杨树鹏改变了自己在 《烽火》 里那种散文化的表

述方式， 而在叙事节奏上进行了更具备商业性可能的探索和尝试。
不过在更大的程度上， 杨树鹏仍主要表现为一个风格执迷者。 《我的唐朝兄弟》 从直观上看和 《烽

火》 有较大的差异， 后者关注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 有一种内敛、 灰暗、 忧郁的情绪； 而前者聚焦

两个生猛的悍匪， 总体风格上趋向大开大阖、 野性张扬。 然而， 杨树鹏在 《烽火》 里表现出来的那些

基本的主题和影像处理上的趣味， 还是延续到了 《我的唐朝兄弟》 中。
人性的复杂、 混沌在这部影片里仍是导演叙述的核心。 陈六、 薛十三两个强盗有狡黠、 奸恶的一

面， 闯进苦竹林村时他们只想做坏事， 但当村庄被屠， 侠的精神又在他们身上显现出来。 杨树鹏始终

对直觉性的人性比对抽象性的人道怀有更大的兴趣， 他认为 “人道和人性的区别就是， 人道特别高级，
要用特别谨慎和有趣的方式描写出来； 人性比较粗， 只需要擦亮一些污点， 使他们放射一点光芒就可

以” ［４］ 。 他在处理陈六杀官兵救罗娘一场戏时， 没有表现陈六的果决， 而是表现了他的犹豫。 在一个持

续时间较长的镜头里， 陈六的动作缓慢又带有犹疑， 并且从前面的情节铺垫来看， 他的举动也并不能

被完全解释为义举， 因为同样垂涎罗娘美貌的他， 可能只是不想让官兵占了便宜。 陈六最后会表现出

英雄的一面， 是由于混沌人性里的偶然闪光。
在风格化美学的处理上， 《我的唐朝兄弟》 体现出了更明显的受黑泽明影响的痕迹。 陈六这个角色

粗莽、 癫狂、 时而可笑的状态， 以及他身上鲜明的农民性情感， 甚至可以让人轻松指认出 《七武士》
中三船敏郎扮演的那个假武士的影子。 演员姜武在塑造陈六时用到的那种狂热的、 运动性强烈的表演

方法， 也同三船敏郎的经典演出极为相仿。 当然， 杨树鹏还是对之加以了消化和改造， 去掉了明显模

仿黑泽明的痕迹。 比如他把民间戏曲里的 “踩楼梯” （即人物你一句我一句地进行台词搭配） 应用到了

陈六和薛十三身上， 造成一种荒诞、 喜感的效果。 同时， 他强调了人物身上灵巧、 奔放的特质， 而没

有简单模仿黑泽明电影中人物的雕塑感。
除了沿袭 《烽火》 在风格上的基本思路外， 《我的唐朝兄弟》 还进行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新尝试。 这

一次， 杨树鹏把更为个人化的东西注入了自己的作品。 他引入了一种中国内地电影里鲜见的类型角色

———强盗， 并着力表现他们强烈的欲望、 盲目的荷尔蒙冲动、 与秩序相对抗的自由不羁， 还有一种直来

直去的男性江湖情谊。 这种独特的类型角色， 以及与这类角色相伴生的暴力和粗野， 都使人很容易联

想起杨树鹏早年的街头 “混混” 岁月。 而他本人曾明确地指出， 影片对陈六和薛十三的友谊的表现，
来自他在现实生活里和朋友的关系。 两个强盗相互间的信任、 猜忌， 他们的贫嘴、 逗乐， 都是根据生

活中的原型塑造出来的。［５］更有意思的是， 杨树鹏还亲自在电影里扮演了一个角色———诗人李白。 他来

到苦竹林村， 以和陈六、 薛十三完全相同的搭讪方式敲开了村民马七的门。 他与强盗们短暂邂逅， 还

吟诵了一首 《静夜思》。 在这个奇妙的诗人与强盗共处的场景里， 杨树鹏无疑让并存于他身上的 “文
艺” 的一面和 “混混” 的一面进行了对话， 并进一步强化了整部电影诗性与匪气的奇特融合。 的确，
张狂、 粗野的类型角色和高度风格化的影像处理、 节奏掌控， 共同构成了这部电影的特色。 而创作中

更明确的个体经验投入， 则让 《我的唐朝兄弟》 有了更易被指认的 “杨树鹏” 标签。
然而， 追求风格表达的杨树鹏在市场上遭遇了败绩。 《我的唐朝兄弟》 作为贺岁档的开局上映， 但

仅一个星期就下线， 票房极为惨淡。 这一方面可归咎于发行的不力， 而另一方面这部影片本身对风格

的更多强调也阻碍了观众的欣赏。 杨树鹏尽管借重了一个古装动作片的躯壳， 但从总体上看， 他的类

３９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０ 卷

型意识仍是相对薄弱的。 就像陈六和薛十三这两个表征着自由个性的强盗， 最终在与象征秩序的里正

的斗争中悲剧收场一样， 人性含混和强烈的写意性， 在类型成规的既定规则面前， 最终败下阵来。

四、 《匹夫》 （２０１２）： 另类西部战争片中的风格延伸

《匹夫》 其实是个为朋友救急而落到杨树鹏手中的项目， 原来的故事主要讲述几个现代人 “穿越”
回到抗战时期， 和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杨树鹏接手后， 发现剧本并不适合他的风格状态， 也不是他所

擅长处理的， 于是着手进行改写， 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关于匪帮的热血抗日故事。 土匪方有望带领匪帮

绑架了一个 “新郎官” 高栋梁， 岂知高栋梁并非单纯的 “肉票”， 而是企图借匪帮之力完成任务的游击

队员。 正是这个铁血顽强的高栋梁的到来， 让匪首方有望和匪帮开始发生变化， 他们最终放弃了打家

劫舍的营生， 踏上了对抗日军、 一逞匹夫之勇的道路。
在很大程度上， 《匹夫》 可以被看成是杨树鹏对 《我的唐朝兄弟》 的一次更为大胆的延伸。 他所描

述的 “匹夫”， 既不同于 《集结号》 里的无名英雄， 也不同于 《南京！ 南京！》 里的芸芸众生， 甚至不

同于另一部昭示匹夫之勇与匹夫之价值的电影 《十月围城》 里的三教九流， 而是有着明确的身份， 那

就是他在 《我的唐朝兄弟》 里已尝试表现的强盗这一类型角色。 在谈到 “匹夫” 一词的用意时， 杨树

鹏还是抛出了他一贯坚持的人性复杂论： “匹夫这两个字， 词性复杂， 它可以是褒义的、 中性的， 甚至

是贬义的。 电影里的角色也是这样复杂， 他们虽是底层人物， 但却有勇气， 有担当。 古人说 ‘匹夫之

怒， 血溅五步’， 我要的， 是这个意思。” ［６］从这一点上看， 《匹夫》 里的强盗很像是陈六、 薛十三这两

个唐朝悍匪在抗战时期的回响。 不过， 在更为浓墨重彩、 热情奔放的风格基调上， 《匹夫》 中的强盗们

在以更为强势的姿态影响整个故事的进展方式和逻辑。 如果说 《我的唐朝兄弟》 演绎了自由不羁的强

盗闯入秩序世界， 把那里搅得天翻地覆却最终失败； 那么 《匹夫》 则叙述了一个原本有目的、 有想法

的 “启蒙者” 闯入强盗世界， 在那里摸爬滚打并最后接受了匪帮逻辑。 被绑来的高栋梁打算利用土匪

的武装打日本人， 于是竭力想将强盗们的雄性荷尔蒙升华为家国大义， 但事实是他并没把匪帮变成真

正的游击队， 倒是自己在逐渐 “匪” 化。 他能成功打入匪帮， 靠的不是高喊打鬼子的口号， 而是一场

挟持伪警官太太勒索赎人的 “绑票” 戏。 并且， 他也任由方有望将刺杀日本亲王的计划变成另一场野

心勃勃的绑架， 即企图以亲王夫妇为人质要挟日本退兵。 除了在行动上向强盗方式倒戈外， 高栋梁在

情感上也渐渐认同了方有望。 在这两个原本 “道不同， 不相为谋” 的人之间， 最终建立起了土匪岳三

炮们和方有望之间的那种关系， 那绝不是游击队组织中的同志情谊， 而是江湖生涯里的兄弟情谊。 这

无疑让高栋梁和方有望开始向陈六和薛十三的那个方向发展。
在美学风格上， 《匹夫》 延续了 《我的唐朝兄弟》 对历史进行写意化处理的手法。 这既表现在故事

本身， 也表现在影像处理方式上。 就前者而言， 《匹夫》 讲了一个比 《我的唐朝兄弟》 更具荒诞感的故

事。 能想出绑架亲王以要挟日本退兵的招数已足够戏谑， 而影片结尾， 高栋梁、 方有望、 方梓珍等人

还当真煞有介事地踏上了前往日本、 改写 “历史” 的旅途。 这种书写历史的趣味取向， 其实早在杨树

鹏做 《电影传奇》 总导演的时候就已产生， 他希望可以把片子做得好看甚至八卦， 这同崔永元对那些

老电影产生的时代怀抱的不容侵犯的热爱有很大不同。 不过， 他终于还是得到机会， 在两部讲述强盗

故事的电影里践行了自己的想法。 就后者而言， 《匹夫》 采用了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诗意的摄影风格。
配合着故事的荒诞与浪漫化， 影片大量采用高光的处理来营造与纪实风格迥然有别的表现主义氛围，
再加上厚重的、 高饱和度的色彩处理， 呈现出了夸张化的诗意效果。 当然， 视觉呈现上的符号杂糅性

也仍旧被杨树鹏沿用。 片头的字幕呈现方式是对邵氏公司老电影的模仿； 方有望匪帮栖身的地道， 既

能勾起观众对 《地道战》 这种往昔经典的怀旧记忆， 又使人想起库斯图里卡的 《地下》 中营造的那个

一应俱全的地下世界； 匪帮戴着大头娃娃面具抢银行， 是对本·阿弗莱克的 《城中大盗》 里一场匪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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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骷髅面具抢银行的戏的转化式借用； 而匪帮小妹良好身着日式女学生的水手服， 挥刀砍杀、 血光

四溅的一幕， 在叙事上强化了角色渴望上学的心理刻画， 同时又在银幕上呈现出疑似日本邪典电影

（ＣＵＬＴ） 的意象。 这种对古今中外多种文化符号的拼贴， 进一步强化了 《匹夫》 浓烈、 张狂、 夸张、
戏谑的状态。

其实， 在追求自我风格的同时， 杨树鹏也试图对 《匹夫》 进行更为通俗化的处理。 比如他摈弃了

一味排斥在电影里使用煽情性情节的态度， 让暗恋方有望已久的黑狗在临死前说出了心中的爱意。 他

也对类型有所考虑， 在选景时就决定依靠现有景致拍摄西部片类型上的战争片。 但他所说的 “西部

片”， 主要还是视觉风格意义上的， 而不是叙事套路意义上的。 在叙事方面， 《匹夫》 仍然是存在问题

的。 一方面， 情节线中有语焉不详、 虎头蛇尾之处； 另一方面， 对角色复杂性的强调， 以及在类型样

式、 视觉风格上的大量混搭， 又让文本呈现出内在的摇摆性和割裂性。
《匹夫》 是杨树鹏的一部真正经历了完整市场化运作的电影。 发行方光线传媒对这部影片的宣传不

遗余力， 除影院的 “阵地宣传” 外， 主创团队也到各一线城市和省级票仓城市一一造势。 在市场能见

度上， 《匹夫》 明显优于 《烽火》 和 《我的唐朝兄弟》， 但在票房收益上， 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 杨树

鹏曾专门到影院和售票人员进行交流， 得到的答案是， 他的电影在叙事和类型上都太不清晰， 观众无

法很快地了解到这究竟是个什么故事。 而他在又一次市场失败后， 也开始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思： “我
原来不在意类型， 我认为类型是完成以后才要去考虑的事情， 是推广时赋予电影一个类型， 好让目标

受众知道它是什么。 在创作之初和创作过程中我们不应当被类型限制，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清楚地感受

到， 好莱坞的铁律在不断发挥作用……在这些类型里面你可以混搭， 但第一类型一定要清楚。 我可能

会越来越在意我下一步电影的类型是什么！” ［７］

五、 结　 语

作为一位有着强烈风格追求的电影导演， 杨树鹏探索了在自己的影片中构建独特主题表述和美学

风格处理的可能。 从 《烽火》 到 《我的唐朝兄弟》 再到 《匹夫》， 三部电影的拍摄历程， 是他逐步摸

索自我风格的过程， 是他一步步深入地走向市场化环境的过程， 也是他在创作的 “作者” 性和通俗性

之间寻求对话的过程。 他对含混人性、 强盗角色、 混搭美学的强烈兴趣和反复使用， 使他具有了鲜明

的风格标签。 但在风格追求时， 类型意识的相对薄弱， 则让他的电影连续遭遇市场败绩。 他自己也日

渐意识到， 相比情境， 电影更为倚重叙事。 注重情境却忽视叙事， 恰是他目前创作的致命伤。 如何真

正地解决好这一点， 真正地协调好风格与类型的关系， 是杨树鹏电影创作下一步亟须解决的问题。 当

然， 通过他的自我反思， 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他将给观众带来更为成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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